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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师 不 利
7 月 6日 20时许 ，西安开往上海

的140次列车发车前3分钟 ，车厢喇
叭突然播出 “因水害本次客车停运 ”
的消息 ，跟着 ，乘客们就被 “请 ”
下了车 …

类似的情况一而再地发生 ，买
了车票又退票 的 “覆辙”一连 “重
蹈”了 4次 ，我才于7月 13日 登上恢
复运行 的 140次列 车 ，向 江 淮一带
重灾区开进 。

亲眼 所 见
继5月 中 旬 以来 多 达27次暴雨

的袭 击，7月 上 旬特大暴雨更极尽
疯狂 ，苏 、皖水害肆虐 ，成万亩丰
收在望 的 良 田 只几 日 便付于黄水 ，
上千个村镇的农舍 、厂房被淹 ，百
年不遇的 自 然灾害使灾区
人民遭受重创 。列车在江
淮一带穿行 ，面对远近一
汪汪浸吞 田 地和房屋的恶
水，旅客们心情十分沉重
……

灾区人民没被水患吓
倒，旅客们不时见到 ：在
火车站四周 ，人们搭起窝
棚，为确保铁路运输 ，铁
路职工克服房舍被冲的严
重困难坚持上班 ；在一个
个“新湖 ”周 围 ，电灌站 、
抽水机开动了 ，机动船排
水系统开动了 ，成千人手
拿脸盆 、水桶连夜排洪排
涝；在不少工厂 四周 ，人
们用麻包 、草袋筑起临时
堤坝 ，一层不行再加一层 ；
灾区汛情趋缓 ，但运石加
固路基的工作仍在继续……江泽民
总书记 、李鹏总理亲赴灾区视察和
布署抗洪救灾 ，给灾区人民带来了
温暖 ，带来了希望 。在党 中 央的领
导下 ，全国人民总动员 ，成千万元
的捐款正从四面八方朝灾区汇集 ，
运送救灾物资的专列争分夺秒地驶
向抗洪第一线……

赞歌 几 曲
时值盛夏酷暑 ，沿途 ，笔者却

听到一个又一个温和如春的动人故
事：一个孤寡半瘫 的老太太被抢险
队救起 ，刚上码头 ，便有五六位村
民争着往 自 家抬 ；一个拖着两个孩
子的妇女撤到堤岸 ，很快就被热情
的“主人”接到家 ，又是铺床 ，又
是做饭 ，还忙着给孩子洗澡 、换衣 ，
不懂事的孩子 以为到了远门的亲戚
家，乐得又唱又跳 ；一对新婚夫妇

给灾民腾出 了新房 ；
一个姑娘为坚持正点
上班 ，每早4点多爬
起，水封了马路骑车
不行她沿铁道每天步
行3个 多 小时 ；一位被救的 庄稼汉流
着热泪说：“俺被救后还没饿过一顿 ，
全县40万灾民每人每天能吃上 1斤粮 ，
要在 旧社会遇这大的灾 ，别说吃饱 ，
命怕早没了！”还有一位青年农民这
样讲：“俺那一片是为排洪开闸才淹
的，我今年可收入的两千多元泡了汤 ，
但为大局 ，这值。”

事小 情 重
在连 日 被激起的一股股冲动 中 ，

笔者来到了 无锡 。此行任务之一 ，是
去无锡县无线 电二厂联系业务 。

“ 无锡县？出 了市区 四周全归县
管，‘无线 电两厂’不晓
得！”初往无锡连问几人
都这么个回答 。这咋办？
拨电话 ，号码 已变 ，厂址
不明如何去找？正 当 我急
得团 团转 ，一位卖水蜜桃
的小伙把我 引 到6路公共
汽车站 ，他说他家离 “两
厂”不远 。事有凑巧 ，刚
上车售票 员却叫我快下 。
咋回 事 呢 ？对方答：“6
路车分通 ‘两厂’、‘查
桥’、‘东亭’三路。”
原来我错坐了去 “东亭 ”
的车 。中 途 下 车 一 等 两
个多 小 时 ，始 终 未 见 去
“ 两 厂 ”的 车 ，邪
了！

“ 哎 呀 ，侬 去 ‘两
厂’哇 ，这 路 车 一 天 只

两趟 ，早 一 班 早开 走 了 ！”一 位 等
车的 妇 女 听 见 我 瞎抱怨赶 紧 讲 明 实
情，她 见 我 急得 冒 汗 ，又 说：“勿
要紧 ，侬 跟我 走好 了 ！”我真 是喜
出望 外 ，难得又 一 位 好心人 ！我们
坐车 到 “查桥”，她 引 路步 行一 刻
钟，“两 厂 ”遥 遥 在 望 。我擦汗 的
工夫 ，她 带 着 孩 子 抬步 往 回 走 。我

一见 愣住 了：“怎 么 ，你……”她
冲我 点 点 头：“‘查桥 ’的 前 一 站
我家就到 了。”没 想 到 为 引 路她抱
孩子 多走了两站路。“呀！”听实情
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“这勿有啥 ，
我家进水时还不多亏大家来相救 ，
你们捐款捐物 ，我多走几步路算啥！”
说完她微微一笑 ，驮起孩子默默地走
了。望着原路踅回 的母子 ，我一时竟
激动得忘了 问她的名和姓 。此后许久
许久 ，我的心都平静不下来 ，直到 出
行归来 以后……

“ 官 ”说
陈扬

近日 ，又赴 一宴 。缘 由 ？一 同 事 晋 官 提职 。
且不说公请还是私 了 ，仅看 那 东 家 频 频劝 酒 、热
情真 挚 的 祝词 ，“官 ”激动 万 分 ，满 目 流光溢彩 ，
邻桌诸 多 食 客 羡 慕 ，自 愧 不如 的 眼神似乎透露 出
当官 的 奥 秘 。

官：在 国 家 机 关 ，部队 中 担任一 定级别 职务
的人 员 ，他们 是阶级 的 政 治代表 ，是 为 统 治阶级
服务 的 。今 天 ，在社会主 义 制 度下 ，人 民赋予 了

“ 官 ”新 的 内 容 ：它 是人
民的 公仆 ，人 民 的 勤务 员 。

然而 ，由 于 历 史 的 影
响，升 官 发 财 ，当 官 作老
爷等 陈 旧 观念 至今仍根深
蒂固 地存 留 在人们 ，甚 至 部分 干 部 头 脑之 中 。

今年 “六 一”，笔 者 来 到 了 一 所 幼 儿 园 ，看
着祖 国 的 花 朵 ，不 由 得 问 起 学 前班 的 同 学：“小
朋友 ，告诉叔叔 ，长 大 了 干什 么？”“上大 学 ，
当大 官”！10个孩 子 居 然 半数这样 回 答 。可 能 是
看到 我惊诧 的 表情 ，一 个小 胖 子 还耐心地给我解
释：“妈妈说 了 ，当 小 官 享 小 福 ，当 大 官 享 大 福

……”

面对孩子 天真无 邪 的 回 答 ，我能
说孩 子 什 么 呢 ？对 此 ，笔 者认 为 ：应
该切 实 地 进 行 转 变 观 念 的 教 育 工 作
了。转 变 观念 ，当 然 首 先要从根 子抓
起，从干 部抓起 。使每个 “官 员 ”都
能确确 实 实 地把作公仆 ，勤务 员 ，化
为实实 在 在 的 行 动 ，落 在 一 个 “干 ”
字上 ，把 当 官 变 为 “干 官”，树 立 干

官观 念 。假 如 全 体 官 员 个
个“干 ”官 ，人人都 象 焦 裕
禄那 样 “为 国 者 当 务 实”，
那么 ，那些心怀 叵 测 、蝇头
小利 之人 ，就会 感 到 当 官 无

利可 图 ，放 弃投 机钻 营 。干 部队伍 中 的 “花拳 秀 腿 ”
也就失 去 适 以 生 存 的 “温度”和 “土 壤”。长期
如此 ，百 姓 中 的 “官 老 爷 ”等 陈 旧 观 念 还能 长 久
吗？

变“当 官 ”为 干 官 ，是亿 万 人 民 和 绝大 多 数
干部近年 来 呼之欲 出 的 心 声 。它 必 然 会 受 到 广 大
群众的 拥 护和 欢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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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川胸鼓
宜文

宜川胸鼓是陕北三鼓
之一 ，以矫捷刚劲 ，节奏
明快清脆奔放的风格独树
一帜 。它既激烈粗犷 ，又
优雅柔和 。有 “耿介拔俗
之标 ，潇洒出 尘之想。”
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舞
蹈之一 。

宜川胸鼓 ，历史悠久 ，
从宋代以后在黄河沿岸一
些地区盛行 。胸鼓是以舞
鼓为 表 演 的 一 种 民 间 舞
蹈。凡逢年过节 ，群众闹
社火 ，扭秧歌 ，踩高跷 ，
跑旱船 ，都离不了胸鼓表
演。

胸鼓既能登台 ，又适
宜街头广场演出 ，人数可
多可少 ，男女舞者扮相各

穿不同色短服 ，头扎英雄
巾，佩戴武士缨 ，胸打英
雄结 ，身背英雄花 ，腰系

彩色绸，紧袖裹腿 ，脚穿
登云鞋 ，看起来鹤势螂形 ，
英俊威武 ，脱洒不俗 。

在表演上 ，花样繁多 ，
最早由 男女两人对舞 ，一
人敲小锣 ，一人打小鼓 ；
有的 由 一 至 二 个 男 的 击
鼓，四至八个女的手拿“金
钱棍”、“彩绸”、“花
扇”，边敲边打边歌舞 ；
有的 鼓 手 一 人 可 以 背 多
鼓，在扁担 、方桌 上进行
表演 。造 型 讲 究 “朝天
一柱 香”、“倒 挂 金钟 ”
等，队形 图 案 主 要 有 ：跑
圆场 ，掏 8字 ，十 字 交叉

等，动作有
前弓 后箭 、软腰 、合腿、踢
腿、转身等 。主要打法有双
打、连环打、转脖打、围腰
打。

经过推陈出新 ，胸鼓艺
术很快在宜川城 乡 广为流传
和发展 。现在的打法是 ，男
女鼓手各半 ，旁设打击乐队 ，
队形图案变化较多 ，主要有 ：

“ 双龙摆尾 ，金蛇摆阵 ，葵
花向 阳 ，荷花怒放 ，天桥、人
山等。”

胸鼓表演 ，男女鼓手左
手握硬木槌 ，右手持牛皮软
槌，打起来鼓点花而不乱 ，
节奏对比强烈 ，鼓声清脆有
力，舞姿优美精湛 ，彩带上
下飞舞 ，动态如神 ，妙趣横
生。所谓：“摆头有股俏劲 ，

击鼓有股 狠 劲 ，踢腿有股狂
劲，转身有股猛劲 ，跳跃有股
虎劲 ，行进有股威劲 ，看 了 叫
人带劲。”整个表演 ，气势
磅礴 ，绚丽多彩 ，给人以 向
往与追求 ，具有浓郁的生活
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。

解放后 ，胸鼓在宜川发
展很快 ，象刘世华、吴明盛
等艺人很有声望 ，后起之秀
层出不穷 ，鼓手遍及全县 。

一九五八年 ，宜川胸鼓
参加陕西省民间艺术表演曾
获得一等奖 ，多次在延安地
区调演 、会演 中夺魁 。

在省九运会开幕之际 ，
宜川胸鼓将带着黄土高原人
民的淳朴与豪放 ，带着壶 口
瀑布雷霆万钧之声 ，展现在
古城西安 。


